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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礼鸿与蓝田国立师院的青年教师们

说 起温州， 很多人想到的是 “做

生意 ”， 这是几十年 “温州模

式” 给人们的刻板印象， 是偏见。 学

过一点哲学和历史的都知道， 温州是

大有文化的地方。 宋代温州有 “永嘉

学派 ” ， 近代还有一群 “经学家 ”

“新学家”， 在上海、 杭州、 北京都很

活跃 。 温州的教育水平高 ， 人才很

多 ， 不亚于苏 、 松 、 常 、 杭 、 嘉 、

湖， 我有例子。 “文革” 后考入复旦

大学历史系学习， 任课老师中最多的

是温州籍。 李春元 （瑞安人） 老师给

我们上世界古代史， 赵克尧老师 （瓯

海人 ） 上中国古代史 ， 许道勋老师

（平阳人 ） 上 “经学史 ” ， 都是温州

人 。 李春元老师是周谷城教授的学

生 ， 做过我们 7914 级班主任 。 历史

系最重要的温州籍教授是周予同先

生 ， 和周谷城先生并称 “二周 ”， 分

为 “西周 ” （住沪西 ） 谷老 ， “东

周” （住复旦） 予老。 周先生是瑞安

人， 经学史大家， 当过复旦大学副教

务长、 历史系主任。 周先生还是上海

历史研究所的创所副所长， 当年和中

国社科院历史所互为犄角。

温州人会读书， 近代以来， 出现

了一大批读书人 。 温州不是省府城

市 ， 没有赶上 1905 年前后那一波大

学设立潮。 国立、 省立大学堂既不来

开设 ， 传教士苏慧廉无暇开办大学 ，

孙诒让、 项湘藻、 项崧等人主持的学

计馆 、 方言馆也没能升级成高等学

校。 于是， 勤奋的温州学子就游走全

国， 在各地就学谋职， 以至于后来有

说法是 “无温不成学 ”， 还有 “温州

籍数学家 ” “温州大学校长 ” 等现

象。 胡适编排早期北大的门户， 认为

在桐城派、 章门弟子之外， 还有一个

以陈黻宸为首的 “温州学人圈 ”。 陈

黻宸是北大哲学门最早开设 “中国哲

学史” 的教授， 冯友兰先生听过他的

课， 还有过回忆。 有这些根据， 我和

项宇在 《兴文教以开风 尊先贤以继

传统 》 （《温州日报 》， 2017 年 11 月

24 日） 的文章里说： “温州地区的现

代化 ， 并非是从 1980 年代才开始 ，

而是早在一百多年前， 就由一大批乡

贤人士举办新式文化 、 教育 、 市政 、

产业事业肇端的。 简单地讲， 就是由

孙衣言、 孙锵鸣、 孙诒让、 宋恕、 陈

黻宸 、 项氏兄弟等倡导而来的 。” 在

生意人走向全国、 全世界之前， 温州

的文化人已经游走在上海、 杭州、 南

京、 北京， 乃至东京， 留学东洋、 西

洋。 我们今天谈温州， 只说经济是不

够的， 还要说说它的文化底蕴。

温 瑞文风重振 ， 即所谓 “永嘉学

派 ” 复兴 ， 正是在清末同光年

间开始的。 瑞安孙衣言、 孙锵鸣兄弟

后先进士及第， 且与曾国藩、 李鸿章

幕府有密切的联系 。 甲午战争以后 ，

孙诒让 、 项氏兄弟率先在瑞安和温

州全境举办新学 ， 方言馆习外语 ，

学计馆习数学 。 不少温瑞人士带着

讲求变法的新派学问 ， 顺着曾 、 李

幕府的渠道 ， 进入上海 、 杭州 、 南

京 、 北京的洋务事业 ， 在讲求 “新

学” 的教育机构的人尤其多。 清末民

初 ， 温州 “得风气之先 ”， 在文教领

域非常突出， 人才活跃度在省内超过

杭州 、 绍兴 。 宋恕教课于上海龙门 、

求志书院， 陈黻宸以教育家出长省咨

议局。 清末 “东瓯三杰” （宋恕、 陈

黻宸、 陈虬） 之后， 民国初年又有一

大批受他们影响的学子， 如 “瑞安十

才子” 洪锦龙、 薛钟斗、 周予同、 李

笠、 宋慈抱、 李孟楚、 伍叔傥、 郑剑

西、 许达初、 陈逸人等涌现出来。 我

们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文化人， 如郑

振铎、 夏承焘、 朱维之、 戴家祥 、 苏

渊雷 、 夏鼐 、 赵超构 、 赵瑞蕻 、 黄

宗江 、 南怀瑾也都是温州人 。 复旦

大学前几任的校长苏步青 、 副校长

谷超豪 ， 都是温籍数学家 。 “不为

五 斗 折 腰 身 ， 归 去 来 兮 赋 辞 新 ”

（苏步青 《颂陶小咏 》）， 数学家的诗

句， 也洋溢着东瓯文坛之遗风。

2010 年， 当地学人复刊 《瓯风》，

近年又得两位新人加入， 延续了 1933

年瓯风社 （刘绍宽 、 王理孚 、 黄迂 、

高谊、 池志澂、 林损、 孙孟晋、 梅冷

生 、 陈闳慧 、 李笠 、 李翘 、 宋慈抱 、

陈谧、 张宋庼、 陈准、 林庆云等） 的

《瓯风杂志》 （1934—1935）。 这份名

单呈现出一个地方学人团体的延续性

和民间性 。 这两种地方特性 ， 温州

有， 其他城市却未必有。 和当年 《瓯

风杂志 》 弘扬 “永嘉固有学术 ” 一

样， 当代 《瓯风》 “立足温州， 关注

瓯越 ， 打捞历史 ， 温故知新 ”。 浓郁

的乡土意识和清晰的地方认同 ， 和

“世界温州人 ” （有 “世界温州人博

物馆 ”） 观念如此融合 ， 像足了我们

经 常 说 的 “ 全 球—地 方 主 义 ”

（Glocalism）， 舒服自然。 《瓯风 》 出

刊至今 ， 每年两册 ， 已经超过了前

辈的出刊数 。 瓯风氤氲之下的这一

群学人 ， 接续着东瓯文脉 ， 传承着

永嘉之学。

最 近更有惊喜 。 卢礼阳先生把他

主编的 《瓯歌三集》 传与我们，

又令我感受到了温州文化圈的浓郁氛

围。 原来在 《瓯风》 之外， 居然还有

一个 《瓯歌》 系列， 是温州图书馆办

《温州读书报 》 文章选粹 。 全稿拜读

一过， 再一次感佩于温州学人们对地

方学脉的坚守和执着 。 《温州读书

报 》 是 1997 年创刊的 ， 每月出刊 ，

从不间断。 最近看到的刊物， 仍然是

几十年前朴实无华的样子。 大概是用

了市图书馆很少的经费 ， 四开对折 ，

天然去雕饰， 密密麻麻， 印上来的都

是值得阅读的好文章。

《瓯歌三集 》 的文章 ， 一如从

前， 全没有地方刊物不得已的吟风弄

月感性文字， 都是有关地方文献、 人

物、 事件的研读、 追忆和纪念， 且都

很有意思。 例如， 起首第一篇就是去

年刚刚故去的叶永烈 《 〈味镫存稿 〉

序 》， 是为他的岳父杨悌 （平阳人 ）

编的文集序言。 我们熟悉叶永烈的科

普和口述历史著作， 不曾想他岳父是

留日回国， 研究 《资治通鉴》 的文史

学者。 这一层翁婿关系， 正是温州文

脉的传承， 说明了叶先生科学与人文

相通的原因。 石湾的 《师恩难忘》 怀

念南大中文系赵瑞蕻教授 、 杨苡夫

妇， 也是情真意切。 赵瑞蕻先生是温

州城区人， 著名翻译家， 我们那一代

人读的 《红与黑》 就是他的译本。 赵

先生出温州求学， 由上海大夏而天津

南开， 抗战中在长沙、 昆明、 蒙自并

入西南联大， 遇见曾在母校省立十中

（温州中学 ） 教书的朱自清先生 。 得

到前辈的教诲， 赵先生矢志文学， 发

起 “南湖诗社 ”， 成长为翻译家 。 王

来的 《忆徐规先生 》 ， 回忆 “文革 ”

后入学杭州大学， 与徐规先生交往的

经历。 徐规， 平阳人， 师从陈垣先生

长子陈乐素， 治宋史。 徐先生在面试

中凭口音认出温州同乡， 积极鼓励他

继承永嘉学风， 从事学术研究。 孙崇

涛的 《我的签名本》 写自己在杭州大

学中文系承学夏承焘先生的故事。 夏

先生温州人， 孙先生瑞安人， 两人在

杭大校园里留下关于家乡的佳话 。

1982 年 “文革” 已然过去， 夏先生执

意要把 “承焘” 改为 “晴涛”， 虽然符

合乡音， 但内衷酸楚却只有通过这两

位经历了阴霾的温州人交谈才能知晓。

大学里的文史哲学者， 结合自己的求

学、 治学经验， 从这些文章中能读出

很多东西。 一个感受就是： 学府里面

的师生授受， 既是一种现代教育的学

脉传承， 却也自然而然地洋溢着一种

乡谊乡情。

近年来， 有幸在温州问学访友时

结识洪振宁、 卢礼阳等先生。 礼阳兄

与编辑室同人编 《温州读书报》 很用

心， 联系的读书人多， 投稿的作者也

多 。 许多在上海和各地熟悉的朋友 ，

如已故的陈梦熊、 褚钰泉先生， 都在

《瓯歌三集》 中出现， 读来也是一番触

动 ， 一番伤感 。 这一段段或带苦涩 ，

或含温情， 或有惊醒的文字， 应该是

能够激活记忆， 启发心智， 重焕热情，

砥砺前行的那种。

夥矣， 壮矣！ 瓯风氤氲中的人文

精神。

（本文节选自 《瓯歌三集》 序言。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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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礼鸿 （云从 ， 1916—1995）， 浙

江嘉兴人 ， 1934 年由秀州中学保送杭

州之江文理学院 （后改名之江大学 ），

亲炙于徐昂 （益修 ） 、 钟泰 （钟山 ） 、

夏承焘 （瞿禅 ） 诸先生 。 1939 年大学

毕业 ， 获文学士学位 ， 并留任国文系

助教。 其毕业论文 《〈荀注订补〉 补》，

乃补苴恩师钟泰 《荀注订补 》 之作 ，

马叙伦 （夷初 ） 撰有评语 ： “订正错

简 、 句读处具见读书之细 ， 释义亦有

独到处。” 当年夏天， 已在蓝田国立师

范学院执鞭的钟泰就函招爱徒赴湘任

其助教。

1938 年 ，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创

建一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 ， 初址设

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 ， 以上海光华

大学副校长廖世承 （茂如） 为筹备委员

会主任， 后任师院院长。 廖氏敦聘钱基

博 （子泉）、 钟泰、 孟宪承 （伯洪） 等

多名宿学鸿儒莅临任教 ， 同时也延揽

了一批青年俊彦充实阵容 ， 其中就有

钱氏之子钱锺书 （默存 ） 和门生徐承

谟 （燕谋）、 吴亚森 （忠匡） 等。 钱锺

书本来已任教于母校清华大学 （时并

入西南联大 ） ， 此时迫于父命来湘侍

奉 ， 心中颇怀郁郁 ， 还平地起了不少

波澜 ， 杨绛 《记钱锺书与 〈围城 〉 》

《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 《我们

仨》 等作品中已有记述， 可参看。

蒋 礼鸿 《怀任斋诗词》 卷二收入蓝

田所撰诗词， 不乏记载和其他青

年教师们 （即今日俗称 “青椒”） 交游

来往之作 ， 如 《与中匡寻梅山中不

遇》： “欹危踏尽却空回， 疏萼寒要未

肯开 。 此手要须披莽棘 ， 不须专为折

花来 。” 蒋夫人盛静霞 （弢青 ） 注释 ：

“吴忠匡 ， 上海人 。 与云从在蓝田同

事， 交往甚欢。” 又有 《以 〈白雨斋词

话 〉》 赠中匡题此 》： “拓宇分明自六

诗 ， 屈骚宋赋说馀支 。 吴郎自有灵珠

在 ， 不羡金朝乐府辞 。” 盛注 ： “《词

话》 称吴彦高为 ‘吴郎’。 云从也称中

匡为 ‘吴郎 ’ ， 意为当今吴郎天赋甚

高， 更不用羡慕金朝吴郎的乐府了。”

除了吴忠匡 ， 蒋礼鸿诗中也涉及

其他青年教师 ， 如 《进退格依杨诚斋

韵》： “吴郎钱子二徐翁， 炉焰青来不

论功 。 夷敌百城无剩壁 ， 杀人一寸有

奇锋 。 高谈孰与庞公略 ， 匡坐真惭原

宪穷 ？ 犹有春秋董狐手 ， 会须诗境记

提封！” 钱子即钱锺书， 二徐翁指徐燕

谋与徐仁甫 ， 盛注 ： “此诗系记与几

位同事高谈阔论 ， 自抒怀抱 。 认为对

时局应当口诛笔伐 ， 要学春秋时董狐

直笔， 毫不隐瞒地揭露一切。”

在蓝田国立师院任教期间 ， 蒋礼

鸿勤于治学， 撰有 《湘西读字记》， 还

在 《国师季刊》 上发表了多首诗词， 又

有 《释任释鬼释克》 《读韩非子小记》

等论文问世 ， 后来收入 《新编诸子集

成》 的 《商君书锥指》， 也是在此着手

草创， 引荀卿 “以锥餐壶， 以指测河，

不可以得之” 语， “遂命以 ‘锥指’ 而

厮之尔”。 钱锺书 《管锥编·序》 亦逊谢

“锥指管窥， 先成一辑”， 可见二人在学

术态度上的针芥之合、 撝谦之德。

其时钱锺书在 《国师季刊》 上也多

有诗篇刊出 ， 且不乏与钟泰 、 马宗霍

（承堃） 等人酬唱赠答之作。 从 《槐聚

诗存》 选入的多首诗作来看， 钱氏在蓝

田虽伴老父于侧 ， 但羁旅愁绪非常浓

烈 ， 处处显出漂泊孤寂 、 怀念家人之

感。 排遣情累、 镇定心志的主要还是读

书撰作 ， 论文 《中国诗与中国画 》 在

《国师季刊》 发表， 散文 《窗》 《论快

乐》 《吃饭》 《读伊索寓言》 及 《谈教

训》 亦写于此时， “虽赏析之作， 而实

忧患之书” 的煌煌巨著 《谈艺录》， 卷

首云 “比来湘西穷山中， 悄焉寡侣， 殊

多暇日。 兴会之来， 辄写数则自遣， 不

复诠次”， 序文说 “始属稿湘西， 甫就

其半。 养疴返沪， 行箧以随”， “销愁

舒愤， 述往思来。 托无能之词， 遣有涯

之日”。 此外， 以蓝田国立师院为 “三

闾大学” 主要原型的小说 《围城》， 也

已在构思酝酿中了。 另又以文言撰 《徐

燕谋诗序》， 文情并茂， 雅洁高妙。

《怀任斋诗词》 中附有一首钱锺书

的 《〈雪喻〉 赠云从》： “资清以化莫如

雪 ， 索我赠言聊取裁 。 一片冰心偏作

絮 ， 六棱风骨却肥梅 。 高崖峻岸泯其

迹 ， 积玉堆银挟此财 。 食肉奚妨贞士

相， 还期容俗稍恢恢。” 这首诗也收在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2》 （商务印

书馆， 2011）。 蒋礼鸿有 《钱默存赠诗，

以雪为喻， 落句云 “食肉奚妨贞士相，

还期容俗稍恢恢”， 次韵奉答》： “颇闻

市悦莫如热， 独此凌兢少取裁。 世事那

知心是水， 诗人漫许格同梅。 倘将千尺

驱蝗吻， 懒说盈仓兆富财。 与失不恭宁

守隘， 敢持谔谔配恢恢？” 盛注： “钱

锺书先生以 《雪喻》 赠云从， 认为云从

洁身自好， 可比冰雪， 但也不应过于狭

隘， 应当随和一些。 云从答诗， 感谢钱

对他的赞许 ， 但表示不能苟同他的意

见。” 其实蒋氏虽然傲岸不群， 特立独

行， 但又一心学术， 谦退淡泊， 而钱锺

书则目光如炬， 有所规劝。

钱锺书 1941 年夏回到上海， 开始

“孤岛” 生活。 蒋礼鸿则因蓝田师院同

事钱堃新 （子厚） 书信介绍， 与迁到重

庆的中央大学国文系助教盛静霞恋爱，

翌年亦接获中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助教聘

书， 即向吴忠匡借得 300 元川资， 离湘

入蜀。 1943 年 ， 蒋 、 盛订婚 ， 次年吴

忠匡寄来 《贺蒋君云从定昏序》， 小楷

书写， 端丽精美， 雍容闲雅， 落款钤有

白文 “吴忠匡印”， 朱文 “溇斋”， 后者

实由蒋礼鸿刻治。 徐燕谋也寄以诗札，

四首连贺。

抗 战胜利后， 蒋礼鸿随中大回迁南

京， 1947 年偕妻任教复员后的之

江大学， 同年底长女出生， 更添天伦之

乐。 他与蓝田师院旧友也保持联系， 如

有诗 《余与弢青举债买书， 燕谋有诗见

调 ， 答之 》； 在平日闲谈中亦有提及 ，

如夏承焘 《天风阁学词日记》 1952 年 5

月 10 日记载： “夕云从夫妇来谈， 谓

钱锺书所为小说 《围城》， 写其父子泉

先生极顽固 。 云从谓锺书以小孩视其

父。” 杨绛 《我们仨》 中讲到一个故事

恰可与之比照合观 ： 钱基博 “关心国

是， 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 他为国民党

人办的刊物写文章 ， 谈 《孙子兵法 》，

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

兵法， 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 他写

好了文章， 命吴忠匡挂号付邮。 吴忠匡

觉得 ‘老夫子’ 的文章会闯祸， 急忙找

‘小夫子’ 商量。 锺书不敢诤谏， 诤谏

只会激起反作用。 他和吴忠匡就把文章

里臧否人物的都删掉 ， 仅留下兵法部

分。 文章照登了。 爹爹发现文章删节得

所余无几， 不大高兴， 可是他以为是编

辑删的， 也就没什么说的。”

1959 年 3 月 ， 蒋礼鸿最重要的学

术专著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由中华书

局出版行世， 并寄赠钱锺书。 钱氏读后

有长篇回信， 商榷攻错：

云从吾兄足下：

昨夕始获大著， 匆匆卒业。 太半皆真
珠船也， 倾倒何极！ 然亦有未敢苟同者。

如奴字条， 夫奴即第一人称侬字音之转，

今苏州、 吴江等处语尚可证。 此一事也。

妇人自谦， 假奴婢之奴为称， 正如男子自
称仆， 《老子》 所谓 “寡孤不榖而王公以
为称”。 此又一事也。 二者可以如章贡之
水交流、 罗浮之山合体， 然不得混而等
之。 故有 “奴奴”、 “小奴家” 之称， 而
未闻 “侬侬”、 “小侬家”。 盖谦称可以谦
而益谦， 人称则人称而已， 不能增损其涵
意也。 又如鸟字条， 单文孤证， 原句语意
含糊， 似亦未足坐实 “鸟灾” 之 “鸟” 即
“鸟人” 之 “鸟”。 “鸟灾” 与 “豹尾” 作
对， 似即指禽鸟， 非诅骂语。 足下 “黄鸟

是鸟， 燕子也是鸟” 云云， 意颇未圆。 倘
有尊信大作、 执而不化之徒， 见 《千字
文》 “鸟官人皇”， 唐诗 “忽闻啄木鸟，

疑是打门僧”， 而曰此反抗官僚也， 此反
对迷信也， 则兄害人不浅矣。 一笑。 信然
则吾人交谈不得言横遭人祸矣。 以人而言
人祸、 人厄， 并非自外于人类也。 鸟字作
《六书通》 “

了

” 字解， 六朝及唐人著作
中数见之， 特此处尚须存疑耳。 他如 “儿
夫” 早见词曲， “贡高” 原出释典， 小小
引证处， 又不足为大作轻重， 故亦不赘。

率尔奉质， 聊答虚怀。 匆此， 即颂
教安。

弟钱锺书上
十六日夜

附笺烦便致徐朔方君， 感感。 又及。

另寄夏臞翁书一册， 亦烦便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9 月印行

钱锺书的 《宋诗选注》， 蒋礼鸿亦曾寓

目， 后来在 《“分茶” 小记》 《说博与

精》 《有关古代汉语学习的几个问题》

等文中均对 《宋诗选注》 陆游 《临安春

雨初霁》 “矮纸斜行闲作草， 晴窗细乳

戏分茶” 之 “分茶” 的解释有所驳正，

钱书以 “分” 为 “鉴辨”， 蒋文则引周

密 《武林旧事》、 杨万里 《澹庵坐上观

显上人分茶》 等认为分茶乃一种泡茶的

游艺。 这种坦诚相待正是以学术为天下

公器的精神所致， 完全不必介意。 如蒋

礼鸿亦曾对业师夏承焘以岳飞 《满江

红》 词为明人伪作说抱持异见， 作 《瞿

禅师论词绝句版行， 余得一册， 有所献

疑 ， 书其后 》 诗 、 《说 “贺兰山缺 ”》

文加以质疑。 而在给弟子 《中古汉语语

词例释 》 作序时 ， 又对其参考钱锺书

《管锥编 》 论 “落英 ” 非 “初开的花 ”

表示赞赏。 综观之， 他们在学术上既能

实事求是， 虚己服善， 又能博观约取，

择善固执。

吴忠匡 1954 年起任教哈尔滨师范

大学 ， 1958 年被补划为右派 ， 直到

1979 年甫得改正 。 这一年吴氏携女下

东南探访亲友， 也与蒋礼鸿把臂晤面，

再续前缘。 然后到北京看望钱锺书、 杨

绛。 吴氏走后， 蒋礼鸿挥泪写下 《中匡

携女见过， 留二日而去》： “一枝借了

更奚求？ 请看闲庭瓜蔓幽。 绝域风尘君

竟至， 卅年琐碎话无头！ 从兹一去七千

里 ， 能得重来几许秋 ？ 挥手不须潸别

泪， 中郎有女此何忧？”

1986 年 ， 钱锺书作 《 〈徐燕谋诗

草〉 序》， 第二年， 徐燕谋辞世。 1995

年， 蒋礼鸿魂归道山， 吴忠匡以左手作

唁函致盛静霞 ， 称蒋氏 “聪明精粹 ，

积学所得 ， 著书满家 ， 为国内有数之

名家之一 。 再加上好的品德 ， 善良的

心 。 诵其箸述 ， 想见人德 ， 先生千古

矣”。 1998 年， 钱锺书故去， 吴忠匡亦

发去唁电 ， 称其 “聪明精粹 ， 博见强

志， 是本世纪最大的天才 ”。 2002 年 ，

吴氏也离开人世， 与星散的往日友人重

聚天上。

在 蓝田， 蒋礼鸿与国立师院的青年

教师们相识相交， 惺惺相惜， 后

又各奔前程 ， 无问西东 ， 君子之交淡

如水， 一直到 20 世纪终结， 但他们的

诗词 、 学术和才情 ， 并未随风而逝 ，

而将永留史册。

（作者单位 ：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 ） ■

李天纲

瓯风氤氲中的人文精神

历史上的 “笔墨” 一词所表征
者， 不仅是一个技法范畴， 更是一
个文化范畴。 人们围绕笔墨运作之
道进行的法理建设， 构成了随中国
画发生、 发展延伸出来的一整套画
学阐释体系中的最核心话语 ， 而
《画与绘： 中国画笔墨生态》 一书
对此的剖析和梳理， 从语源学角度
提供了认知角度和阐释方向。

作为绘画史展开的两条主线，

观念与形态的交替纠缠， 推动着笔
墨不断衍变。 一方面， 作为观念的
笔墨是沉淀于民族心理的集体意识
的体现， 有相对恒定的内容； 另一
方面， 作为形态的笔墨为满足实践
主体开拓形式阈限的需要， 又不断
落实为中国画史上形形色色的作
品、 风格和流派。 而对于笔墨物质
形态衍变、 与笔墨内蕴密切相关的
诸多精神阐释行为， 作者始终将之
放到与中国画发展历史语境相关的
维度探讨。

有关象教文化的价值论阐发，

构成本书论证过程的关键环节。 盖
象教文化之要义初不在象制之设
立， 而在于人文之化成。 所谓 “人
品即画品 ” “苟非其人 ， 虽工不
贵”， 人的价值论在这里之所以能
够与绘画的本体论等量齐观， 甚至
凌驾其上， 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以
艺术为载道之具的功能定位。 作者
将象教文化三种重要视觉形式———

易象、 书法、 绘画的历史渊源梳理
放到文化背景中探讨 ， 并将重点
落实在 “重画轻绘 ” 这一形态学
溯源的主线 ， 为我们提供了笔墨
作为精神承载不断作用于其物质形
态的论证。

大批文人士大夫参与绘画， 构
成了中国视觉艺术发展史上一道独
特的景观。 文人士大夫以一种 “综
合的” 方式推动绘画史的进程， 所
调动的是 “人” 作为实践主体的整
体文化质素， 而文人画倡导的 “三
绝” “四全”， 更是 “士” 阶层作
为实践主体所强调的身份认定在绘
画领域的突出反映 。 从 “五彩彰
施” 到 “水墨为上”， 从 “工、 史
之分” 到 “行、 利之别”， 从 “诗
画一律” 到 “以书入画”， 从 “有
笔有墨” 到 “笔墨合一”， 从 “以
形写神” 到 “似与不似” ……作者
站在开拓笔墨形式阈限的角度， 向
我们充分展示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作
为 “四民” 之首对于中国画在物质
与精神实践层面的双重形塑。

正如文人画时代的结束一样，

笔墨作为传统文化的精神承载正在
日趋消解， 这是本书篇末虽有所涉
及但未充分展开的内容。 所谓笔墨
承传的命题只有在不断塑造新一代
相似文化基因的实践主体基础上才
能成立， 而今时今日， 笔墨本来意
义上的实践主体早已不复存在。 笔
墨的概念在古代曾被广泛用于阐释
绘画对视觉呈现方式的信仰， 其深
在意涵也更多体现在文人画这种形
态上， 但在近现代东西方文明碰撞
交流的背景下， 笔墨正逐渐剥离这
层文化意涵 ， 走向材质化 、 语言
化， 最终成为一种民族形式趣味的
象征。

关于本书所及 “粉本师授” 的
画学传习模式， 此处尚有一点值得
表出者： 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以记诵
为根基， 再假以时日对记诵内容反
复咀嚼、 索引并应用的教育理念是
一致的。 这种 “目识心记” 的方式
对于建立在 “统观” 前提下的笔墨
训练非常重要， 而在当前的学院教
育中， 由于受分科之学的影响， 浓
缩了中国传统文化观照方式的笔墨
首先从观看方式上就被肢解， 并由
此深刻影响到笔墨的表达与阐释行
为。 可以预见的是， 伴随着作者在
书中提到的 “形态学还原” 的历史
进程， “笔墨” 向 “水墨” 的蜕化
或将日趋彻底， 最终沦为纯粹材料
意义的存在。 然而大概也正是在这
一话语背景之下， 作者对有关 “形
式阈限与价值重塑” 这类画学命题
的思考， 方才显出其对于中国画发
展潜在的规鉴意义。

荩 1959年，钱锺书

致蒋礼鸿书札 ，探

讨蒋礼鸿新著 《敦

煌变文字义通释》。


